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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魔法师》的女性主义解读

郭　巍１，２

（１．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２．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通过考察 《逃离魔法师》中女性在教育、职业生涯和两性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不平等以及男性

阴影下的女性间的友谊，发现二战后父权制传统下的女性仍是由男性定义的他者，力争平等自由的主体地

位的女性难以摆脱在男性的魔咒下矛盾挣扎的命运，性别藩篱下的女性友谊也难以升华成真正的友谊。《逃

离魔法师》反映了二战后英国各阶层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真实处境与生

存状态，揭示了默多克思想脉络里潜藏的女性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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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默多克是英国战后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和哲学家，《逃离魔法师》是默多克于１９５６年发表
的一部充溢着 “魔幻与神话”色彩的作品。批评家Ｂｙａｔｔ在 《自由的程度》一书中认为，“小说探讨
的不是人物从何种程度上获得自由而是人物从何种程度上受到奴役”［１］４２。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对小说中的恶做了
地形图式的解读，并认为默多克小说中的 “巫师和恶魔要从心理、社会和神话的层面”来解读［２］７３。

Ｃｏｎｒａｄｉ则指出，《逃离魔法师》中的核心人物米沙·福克斯和她之后创作的多部小说中的男性魔法
师人物都是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埃利亚斯·卡内蒂 “变形后的再现”［３］。国内最早评论该小说的文章
《〈逃离巫师〉与 〈离开麦肯基先生后〉中的女性人物》将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进行了简要对比。国
内学者阮炜认为，《逃离魔法师》中的 “重要人物将在默多克创造的许多人物身上 ‘转世’，许多重要
场景经改头换面，也将在她以后发表的小说中复出”［４］。另一位学者何伟文则把小说的人物分为三个
层面来诠释小说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对 《逃离魔法师》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男主人公关注居多，对女性人物以及作

品中渗透的女性主义意识关注过少，这与早期研究多倾向于从默多克自身的道德哲学体系出发有关，
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默多克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和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本文从社会总体环境、两性关
系、同性友谊的角度，以小说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在二战后英国的生存状态分析入手解读作品中渗透的
女性主义意识。

一、女性是由男性定义的他者

女性受奴役的历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而悠久。女性一直被男性所定义，她们的声音一直被
男性所压制，以至于连她们也认为自己是附属于男性的他者，依附性已经深入她们的骨髓以至于她们都
不知道自我和主体性为何物。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描述女性的地位，“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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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相对立的次要者（ｔｈｅ　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他是主体（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是绝对（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而她
则是他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５］１１虽然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很多女性开始拥有自
己的职业，社会中固有的两性关系模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但是社会中由历史沿袭下来的男权制的传统
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在教育、公共领域和两性关系中仍难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逃离魔法师》故事的开始，女主人公安妮特·科考恩正在肯辛顿一所昂贵的社交教育学校 “伦
根豪女子学院”读书，这是一所 “教会初入社交领域的上层社会年轻女子如何在一个，最多两个社交
季找到丈夫的手段”的学校。女性在这种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帮助她们接受社会赋予她们的既定角色，
无疑使她们缺乏主动精神。安妮特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他无疑受到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认为女
孩的教育不如男孩来得重要。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安妮特的哥哥尼古拉斯送去上公立学校，而认
为 “安妮特的教育不是那么重要”［６］８，他期望着社交教育学校可以把安妮特从一个 “四海为家的褴褛
女”塑造成 “一位真真正正的英国淑女”，从而可以在伦敦的社交圈成功亮相。安妮特的妈妈表示赞
成这项安排，“即使她有什么异议，也不会表达出来”［６］８。显而易见，在安妮特的家中，女性是没有
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的，抑或是即使她们表达了看法，也未必会有人重视或采纳。安妮特的哥哥继承
了父亲对待女性的态度，对妹妹安妮特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爱护。他在安妮特十七岁的时候就安排他的
朋友夺走了妹妹的童贞，并向安妮特灌输 “你对待这些事情一定要理智，妹妹，不要对此有所期盼，
更不要被其神秘感所迷惑，这样只会让你更神经质。”［６］５９安妮特哥哥对她灌输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她
不能积极正确地认识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７］。
小说中的女性不光在家庭和教育领域难以和男性实现真正的平等，在公共领域中，努力向上能力

超群的女性也会触怒周围的男性。“在各个职业领域，男性本能地认为女性应该靠边站。”［８］小说中的
凯斯门特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凯斯门特小姐和约翰·伦伯拉尔夫同在欧洲劳工移民特别委员会
（ＳＥＬＩＢ）工作，约翰担任主要职位，是凯斯门特小姐的顶头上司，凯斯门特小姐开始的时候是约翰
的私人助理，后由于工作业绩出色而屡得提升。约翰一方面受到凯斯门特小姐所散发出来的女性气质
的吸引，凯斯门特小姐总是 “把她的裙子撩得很高，整个大腿都露了出来，还隐隐约约能看到内
衣”［６］９０，一方面又对权力转向办公室中像凯斯门特小姐这样的女冒险家们的手中感到深深的忧虑与
不安。说到底，女性的进取使男性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约翰和另一位男同
事埃文斯同为该部门的领导，终日无所事事，在一次聊天中，埃文斯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些女人和
她们的朋友就可以运作整个办公室了。”［６］８８约翰没有对这种社会变化持认同和接受的态度，他感到
“这些一心渴望职场升迁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女性忘记了古老法则，就是大学毕业生、男性或者从行政
职位调派来的人员的天然优越性。”［６］８９凯斯门特小姐写了一份关于欧洲劳工移民委员会的重组报告令
约翰自愧不如，约翰承认这是一份翔实而出色的报告，但是又清楚如果提交这份报告就会触犯很多其
他部门的利益从而使自己深陷困境，因此他决定 “将凯斯门特小姐的报告束之高阁”［６］１２０。凯斯门特
小姐最终还是越过上司约翰巧妙地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上级部门，约翰得知后大为恼火，他觉得自己
作为上级的权力和作为男性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后来凯斯门特小姐通过不断示好和邀请约翰同去参加
米沙·福克斯的宴会，两人才实现了和解。通过凯斯门特小姐，默多克显然想要说明女人在能力和智
商上丝毫不输给男性［９］。
女性最为沉重的奴役表现在小说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消极的界定。这一点从约翰与米沙的

交谈中可以得到证实。当米沙问约翰为何看起来疲惫不堪的时候，约翰回答道都是女人惹的祸。“她
们玷污了一切，使待在办公室的时间难以忍受，现在她们又追到他的家里来。”［６］１３２约翰一方面在同性
面前指责着女性，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对女性施加性暴力。实际上就在米沙来之前，他正在对安妮特进
行性攻击。他大概 “想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主体地位”［５］４０６。约翰感觉他需要向米沙吐露他对女人的
看法，他接着抱怨女人们把工作中的活都抢走了，她们让他觉得自己待在办公室毫无意义。米沙马上
点头表示赞同，并说道 “很多女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形式。她们就像是生理实验中的胚胎，在任何位
置都可能长出任何器官。把腿放在眼睛的位置，它就长成了眼睛，而眼睛也会长成腿。最好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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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没有外形，最坏的情况是怪物”［６］１３３。米沙对女性的认识明显带有对女性贬损的倾向。他继而把
女人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独角兽女孩，也就是指 “充满幻想的年轻女孩”，她们认为 “自己的美德
可以征服一切”；第二类是女妖型女人，她们是 “毁灭型女人”，对于这种女人 “你只能伤害她，而她
会毒死你”；第三类女人是 “智慧女人”，对于这类女人 “所有的结构都要被摧毁”，然后 “可以通过
摧毁她之后再创造出一个女人”。［６］１３４米沙把女人完全物化，而不是把她们当成可以平等对待的人。女
人对于米沙来说不是爱的对象，而是他实现征服掌控权力的一种方式。他对待女人的看法也反映在他
与小说中几位女性人物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缺乏默多克所定义的爱与自由，“爱就是尊重，就是关注
和忘我，让他物存在”［１０］，而更多地呈现的是主人和奴隶、奴役与被奴役、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女
性对于米沙来说就是 “探索他自己的他者”，他对待周围的女性的态度实际上是基于 “一种想要在他
人身上施加形式的强烈控制欲，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当做物、抽象概念或象征物一样对待，而不是将他
们当成值得给予充满爱意的关注的独特个体”［２］８６。

二、女性是挣扎于男性魔咒下的矛盾体

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总是在男性的魔咒下亦步亦趋，小说中男性的魔咒看似散发自道德之恶，实
则源自男性的主体地位。面对着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她们既同时属
于男性世界，又成为向其挑战的力量，她们局限于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所包围，她在任何地方
都无法找到安宁。她们的温顺永远伴随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永远伴随着接受。”［１１］这种矛盾明显地
呈现在小说的三位女主人公身上。
安妮特·科考恩是耽于幻想的 “天真少女”。她痛恨教授礼仪和塑造淑女的伦根豪女子学院，决

定逃离学校进入 “人生的课堂”自我教育。安妮特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拒绝 “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
定的命运”成为一名只待嫁人的伦敦淑女，然而 “她自身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于不能同世界作战。她
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５］４０６在她踏入人生课堂的那一刻，她似乎是 “穿过了魔
镜。她意识到她自由了”［６］９，从此她进入了一个她臆想中更 “自由”的世界。默多克认为爱让心灵从
幻想中解放出来，作为人类目标的自由应该是脱离幻想的自由［１２］。安妮特由于缺乏父母和周围人的
关爱，因此她对自由和现实的理解带有幻想的色彩。她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一切无所畏惧，更不知
恶为何物，很快在遭遇男性的时候便成为了满足他们欲望的猎物，面对他们对她的性攻击和暴力，她
不是作为主体积极地反抗，而是消极而顺从地接受。
安妮特人生课堂的第一课是遭遇约翰·伦伯拉尔夫的性攻击。奇怪的是，安妮特开始的时候并没

有反抗，后来由于约翰的言辞激怒了她，才开始挣扎。安妮特矛盾的行为代表着女性“分裂的人格”，“她
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５］２０６。这时，米沙·福克斯登门拜访，慌乱中
约翰将安妮特囚禁在橱柜里，直到米沙离开才将其释放出来。约翰还为自己粗暴的行为做了荒谬的辩
护，“我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伤害或惊吓到别人，而我们的本意是好的”［６］１８９，安妮特在面对约翰的暴力行
为时明显表现出了作为客体的被动性，这大概和他哥哥向她灌输的不要对性行为抱有神秘的幻想的思
想不无关系。安妮特人生的第二课是来自让·卢西维奇的性骚扰。让·卢西维奇是罗莎的情人，一次
在拜访罗莎的时候遇到了漂亮的安妮特并与她攀谈，还肆无忌惮地在安妮特的房中对她动手动脚，安妮
特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呼救，直到罗莎闯入她的房间才使让的骚扰行为终止。安妮特在遭受米沙拒绝
绝望之际想把所有珠宝抛入水中的时候，让再次出现，强行夺走了安妮特的珠宝并对她施以威胁。安妮
特面对男性的暴力表现出了女性的柔弱与无助。她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
如果说安妮特在两性关系中受到的主要是身体方面的压迫，那么尼娜在两性关系中受到的压迫则

主要来自精神层面。尼娜是来自东欧的难民，她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名无姓的女性人物，她被称为裁
缝尼娜，“有耐心，性情温和，谦卑，小心谨慎”，她是一名手巧的裁缝，做出的衣服极富想象力。她
努力想忘却或遮掩自己作为移民的身份。为了积极地融入伦敦的生活，她把原本乌黑的秀发染成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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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与人交流的时候坚持使用英语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她给人的印象是她是一只人造的小动
物”［６］７６。她在遇到米沙·福克斯的那一刻，就无可抗拒地沦为了他的 “奴隶”，成为 “他手中掌控的
众多生物之一”。作为女性和难民的身份使尼娜受到双重奴役，心甘情愿地受控于米沙并顺从地接受
米沙对她的定位。在尼娜的眼中，“米沙代表着权威，他身上散发着异国风情的魅力和一种东方的魔
力”［６］１４０。连她自己都难以界定她和米沙的关系，她开始的时候曾热烈地爱过他，但米沙剥夺了她表
达爱的权力。米沙把尼娜安置在切尔西街上的一个房间里，并每月给她提供经济来源。米沙对尼娜的
帮助更多地是出于对她的怜悯而不是发自于爱，在默多克看来怜悯像残忍一样是对爱的嘲讽，因为它
否定了他人的偶然性以及独立存在的尊严。［２］８２当尼娜在米沙面前表示她想扩大自己的裁缝事业的时
候，米沙断然拒绝了，随后增加了给尼娜的月供。伍尔夫和波伏娃都认为物质上的独立是赢得精神自
由的必要条件。经济上受控于米沙使得尼娜精神上也无法自由，米沙 “剥夺了尼娜享有私人生活的权
利”，也 “使她不可能向任何人敞开心扉”［６］１４３。尼娜对米沙的爱慢慢变为对他的恐惧和愤怒。她再也
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生活，决定逃离米沙的魔咒。与此同时，米沙帮助罗莎把卢西维奇兄弟驱逐出英
国的行为也殃及到尼娜，因为他们同属于来自界线以东的难民，欧洲劳工移民特别委员会规定在界线
以东出生的难民向英国移民是非法的。尼娜在担心被驱逐的恐惧中走上了自杀之路。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罗莎·凯普在两性关系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奴役，这位

看似自由的人物身上充满了矛盾。罗莎是米沙·福克斯的旧日情人。故事开始之时，她放弃了之前的
职业，在工厂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拜厄特认为罗莎处于这种信仰迷失的状态是因为她是自由传统
的继承者，而这一传统在现存世界已不复存在。［１］５１罗莎 “从不希望别人靠得太近”［６］４５，似乎这种亲
密的关系会威胁她的独立性，而她的独立很快就在遭遇男性的时候频频地陷入危机。罗莎在工厂遇到
了来自波兰的难民卢西维奇兄弟让和斯蒂芬。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不通，两兄弟的孤独与沮丧激发了
罗莎的保护欲，罗莎开始每天下班后到他们的住所与两人一起围坐在床架中的地板上教授他们英语。
安妮特藏匿其中的橱柜和罗莎教授英语的场所似乎都是对女性身体进行囚禁的一种象征物。开始的时
候两兄弟就像是罗莎的 “奴隶”，处处依赖罗莎并将她奉若神灵，而罗莎本人却对突然拥有这种陌生
的权力担忧多于欢喜。这种权力关系很快就发生了反转。语言的掌握和男性意识的复苏似乎赋予了他
们新的能量与权力。他们由奴隶反转为主人，罗莎很快沦为他们共同享有的性伙伴。为了不失去两兄
弟，罗莎选择了奉献肉体，麻木精神。在一种深深的不安中，罗莎感到了 “现在权力离她而去。兄弟
两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像以往一样温柔而尊敬地对待她，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是征服者的眼神”［６］５６。
罗莎与卢西维奇兄弟之间的关系反映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论述的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波伏娃对此观
点颇为认同。“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
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５］１６４两兄弟开始更变本加厉地折磨罗莎，罗莎
被迫求助于她的旧日情人米沙。多年前 “米沙身上的恶曾摧毁罗莎使她最终不得不逃离”［６］２４２，多年
后向米沙求助使罗莎觉得 “自己迈向了囚禁”［６］２４１。对罗莎来说，米沙身上的恶就是对她精神的控制，
使她在其男性权威下变成 “他游戏的一颗棋子”，无法自主地选择、自由地存在。他对待罗莎的爱缺
乏波伏娃所说的相互性。米沙通过帮助罗莎驱逐卢西维奇兄弟使罗莎重回他的控制。罗莎鬼使神差地
奔赴意大利拜访米沙的时候，凯尔文向罗莎吐露的两件事实———他受米沙指使偷拍罗莎和卢西维奇兄
弟以及尼娜的自杀———使罗莎彻底从对米沙的幻想中醒悟，她意识到她原以为 “过去无论是走向米沙
怀抱还是逃离他的控制都是根据他的意愿所为，但是一切都是幻象”［６］２８１，似乎也意识到由于自己极
力想摆脱自身的困境而忽略了对周围的人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尼娜的求助所应负的责任。

三、女性间的友谊很难升华为真正的友谊

波伏娃认为女性的友谊和团结对女人来说十分珍贵，但女性友谊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
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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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５］６４女性间的友谊很难升华为真正的友谊，因为她们
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 ［５］６５。她们以共同的体验而不是个性基础而
建立的关系很容易产生敌意。尤其在爱情方面，每一个女人尤其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作敌人［５］６１６，男
性的阴影总是遮天蔽日地悬在她们头顶。女性间充满敌意和冷漠的情节出现在很多女性作家的小说
中，大概也是因为此情节乃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在默多克的另一部小说 《一只凋零的玫瑰》中，
这种情节发展到了极致，女儿米兰达与母亲安同恋上一位男性，女儿米兰达用出轨的父亲还会归来的
谎言阻止了母亲与这位男性的结合。在小说托尼莫里森的小说 《秀拉》中，秀拉因为勾引了朋友耐尔
的丈夫而使两人多年的友谊破裂。在张爱玲的小说 《半生缘》中，残忍的姐姐因自己不能生育而纵容
自己的老公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亲手毁掉了妹妹一生的幸福。同处性别藩篱的女性本该自然而然地形
成一种同盟的关系，但很多时候女性却由于嫉妒、自身的处境、阶层的隔阂或对他人缺乏关注，完全
无视他人的求助或未能对他人的求助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酿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米沙是悬在罗莎和安妮特头上的阴影，两人原本还算融洽的关系因米沙而急剧恶化，多半是由于

嫉妒而引发的敌意。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托瑞尔·莫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嫉妒心，原因在于父
权制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社会依赖。她同时指出嫉妒的女性总是把充满敌意的矛头瞄准对手而不是对
准她们的爱人［１３］。罗莎和安妮特的母亲玛莎·科考恩曾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后来罗莎和安妮特同住
在伦敦的一间公寓，两人的关系虽算不上亲密，但也十分融洽。米沙举办的晚会同时邀请了两人。安
妮特突然被米沙迷得神魂颠倒，一心期望得到他的关注，在与他跳舞的时候，顺势倒入他的怀中。而
另一边，汉特担心凯尔文将罗莎与卢西维奇兄弟的照片给约翰看，急忙向罗莎求助让她想办法转移大
家的注意力，罗莎顺手把她手中的镇纸抛了出去，砸在了鱼缸上面，瞬间引起了现场的一片混乱。安
妮特却误以为罗莎是故意为之以使她和米沙跳不成舞，因此 “像一只小老虎”一样扑向了罗莎。两人
扭打起来。“那时罗莎觉得她可以杀了安妮特，或像撕毁一只玩偶一样把她撕掉。”［６］１９７当安妮特回到家
中，罗莎看到她穿着米沙的衣服，猜测他们曾待在一起，因而醋意大发，把安妮特的衣服一股脑倒在了台
阶上，而疲倦的安妮特因为踩到衣服上打滑而滑下了楼梯摔断了腿。伤心的安妮特躲到了约翰的家中，
后来又在旅馆之间辗转反复。米沙的拒绝加上罗莎的敌意使安妮特对人生心灰意冷，上演了自杀的闹
剧。好在安妮特最后性命无忧，和父母乘着火车重返“科考恩之地”。而裁缝尼娜却没有那么幸运。
尼娜和罗莎相识是因为裁缝生意的关系。尼娜曾耳闻罗莎与米沙之前的爱恋关系，而且猜测罗莎

也听到过她依附米沙而生活的传闻。“罗莎曾经受到米沙魔咒的吸引，却没有移居他国就成功地逃离，
这一点使尼娜对罗莎佩服之至。”［６］１４５这也是尼娜后来在准备逃离米沙的控制到澳大利亚过自由的生活
的时候求助罗莎的主要原因，但尼娜三次向罗莎求助都未得到她的回应，可以说和罗莎本人正处于无
法挣脱的困境有关系，也与罗莎对尼娜缺乏公正而充满爱意的关注有关。默多克认为一个积极的道德
主体的显著特征是对个体现实的公正而充满爱意的关注，这种关注会打破我们心理现实所建立的认识
这个世界的假象。受幻象驱使的罗莎在米沙的魔咒下亦步亦趋地远离他或靠近他，周围的其他人根本
不在她关注的范围内。尼娜在她眼中只是一个裁缝，而不是一个可能和她一样试图挣脱困境实现自由
的女人。尼娜第一次向罗莎求助，罗莎因发现让出现在家中并对安妮特动手动脚而沉浸于自身的痛苦
之中，完全把拜访者尼娜忘在脑后。尼娜第二次求助，罗莎正因无法摆脱斯蒂芬而要向米沙求助，当
尼娜知道罗莎正去往米沙家的路上，她只能再次转身离开。尼娜第三次求助的时候，罗莎的弟弟汉特
因为受到斯蒂芬的威胁精神陷于极度恐惧而进入昏迷状态，罗莎无暇顾及其他，罗莎再次忽略了尼娜
的求助。求助无果的尼娜绝望地走上了窗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尼娜的自杀虽多半由于她出生地的
原因，但罗莎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莎的只言片语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挽回尼娜的生命，就如卡尔
文所说，“尼娜除了填几份表格什么事也不会有。本该有个人向她解释这一切。”［６］２７９

四、结语

默多克在 《逃离魔法师》中塑造了多面多阶层的女性人物，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天真少女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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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又有没有国别身份的他者尼娜，还有挣扎于顺从和逃离之间的中产阶级女性罗莎和职场上积极上
进的凯斯门特小姐，她们奋力挣扎着试图摆脱父权制的牢笼以及父权制传统赋予她们的性别定位，但
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借此默多克向我们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强大钳制力量。透过这些人物的
描写，我们可以窥见默多克关注女性问题，重视女性精神上的自主和道德上的独立，并将女性的这种
生存困境和矛盾挣扎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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